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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挥的话剧艺术理念

荆晓丽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西安，710105；

摘要：石挥被誉为中国“话剧皇帝”，他通过自觉地理论思考与实践，构建了独特的话剧艺术理念。本文以石

挥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话剧艺术理念。研究发现，其话剧艺术理念在生成的过程中，以“由根起”

为表演方法论，以观众为中心，贯通中西，在动态变化中不断演进，体现了现代性、民族性、历史性与世界性

的复杂融合。石挥的话剧艺术理念以其独特的内在张力和独到的个人智慧，对中国话剧发展史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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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石挥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和导演,其在话剧和电

影领域的艺术成就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学习价值。这

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 1957年被打成右派,于同年含冤

跳海而死,对他的研究随之停止。石挥的话剧艺术理念是

在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变迁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依托于

中国话剧实践与传统文化，其中饱含着他个人丰富的生

活阅历、舞台实践和持续创新。

1石挥话剧艺术理念生成的阶段分期

石灰话剧艺术理念的生成是其个人的主体智慧在

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彰显。艺术理念的生成是在社会

历史语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如果脱离社会历史语境而

空谈其艺术理念，是很难洞悉石挥艺术理念的内核的。

1.1话剧艺术理念的积累、模仿与萌芽期

1935年—1940年在北平期间，迫于生计，石挥从

北平剧团中的杂役起步。从明日剧团到雷电剧团，他多

饰演老年角色，从“老生”行当起家，《雷雨》中鲁贵

的倾情演绎、《茶花女》中的阿尔芒等的杰出扮演，为

他积累了最初的演技经验。此阶段，他还身兼演员、编

剧、导演等多重身份，这为其日后形成全局性的“齿轮

演剧观”埋下了伏笔。他还积极参与左翼戏剧与抗战戏

剧运动，在实践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同

时，面临着中国话剧历史短浅和遗产薄弱的难题，他发

出了“演技学习上更是举足无路”的感慨，并开始思考

中国演剧体系和“民族形式”的问题。

对石挥而言，与陈绵在“沙龙剧团”及“北京剧社”

的相遇与合作[1]，是石挥戏剧生涯中比较关键的事件。

石挥的话剧实践与其艺术观念多受陈绵的影响，陈绵注

重演员的体验创作，推崇写实的“体验式”导演方法，

以及对导演中心制的突破，为石挥打开了戏剧创作视野，

他初步认识到话剧演员的内心体验与舞台适配性的重

要性。此时，石挥对话剧表演的思考已端倪，他既渴望

像“镜子”般真实反映生活的体验，又敏锐地察觉到演

员作为“木偶”对自身身体与情感的操控能力。尤为重

要的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叙事观”开始在其观念中萌

芽，他注重将乐章、韵律等音乐专有的方法引入话剧的

读词、动作。这不仅是北平深厚的“京派”文化底蕴的

滋养，更预示了他未来艺术表达的一个重要方向。

1.2话剧艺术理念的深化期与整合期

1940年-1943，置身于“孤岛”与沦陷时期上海复

杂多元、商业竞争激烈的“海派”文化语境，石挥的艺

术观念在应对挑战中得以深化并试图整合。在从中国旅

行剧团到上海职业剧团的孤岛时期，石挥完成了从业余

话剧演员到职业话剧演员的转变。彼时的中国剧坛正面

临着“整体性演技”停滞的危机，石挥尝试进行演剧理

论的学习与突围，但最终又回到现实生活和舞台本身。

上海沦陷时期，石挥与氛围相对自由的苦干剧团合作，

他尝试建立个人演剧体系。石挥的“音乐观”从叙事烘

托发展为更具本体意义的“舞台音乐”与“舞台语”，

追求台词、动作与内在节奏的韵律化统一。在《秋海棠》

中，石挥深沉的情感体验、高度控制的形式美感、鲜明

的节奏韵律达到一种圆融的平衡[2]，这标志着其艺术观

念的成熟。然而，这种对形式与风格的极致追求，也导

向了形式主义的倾向，使其演剧体系的建构成为一个未

完成的探索。

2石挥话剧艺术理念的核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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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挥的话剧艺术理念，根植于其丰富的舞台实践，

融合了对生活、传统与西方理论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一

个以演员创造为核心，兼具方法论与美学追求的完整体

系。

2.1“由根起”的表演方法论

石挥的表演理论，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核心可概

括为“由根起”的方法论。他坚决反对当时舞台上存在

的、从外部特征入手的“迎头抢”式表演[3]。他认为，

真正的创造，必须“由根起”——即从人物的生命根源

与内在逻辑出发，要研究剧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研究导

演与演出目的，使观众心领神会。

石挥认为，演员的首要任务是“拿定了他的灵魂，

他的哲学，他的性格”。这意味着表演的起点不是设计

几个标志性动作或腔调，而是深入理解并掌握角色的世

界观、价值判断与行为的总依据。外形、神态、语调等

外部特征，都是这种内在把握自然生发的结果。在酝酿

《大马戏团》中的慕容天锡时，石挥首先抓住其“假自

尊、好外场、盘算向内”的灵魂[4]，继而从市井生活中

广泛撷取素材，创造了这个从骨子里透出江湖气和计算

心的经典形象。他连续演出 77场，每场追求新鲜体验，

直至昏倒台侧，正是其“完美的演出”信念的极致体现。

石挥还坚持“杂取种种人”的生活提炼法，他强调

演员必须“在生活里做原料的收集者”。他的角色面向

广阔的社会生活敞开。在塑造《大马戏团》中的经典角

色慕容天锡时，他观察揣摩了身边数十位人物，从说书

艺人的腔调到市井之徒的做派，甚至一位邻居老太太的

神态，都被他“分析地吸收”，去粗取精，最终综合、

熔铸成一个既具有高度典型性又充满生动细节的“这一

个”。这种方法确保了角色具有坚实的生活质感，而非

概念化的类型。

针对当时关于演员应否“忘我”的讨论，石挥提倡

辩证的“演员与角色融合”观。他指出：“一个演员创

造一个角色不可能没有自己。”在他看来，成功的角色

创造，必然包含着演员自身的气质、理解与自身生命体

验的投射。在石挥所扮演的经典角色中，文天祥的正气、

慕容天锡的世故、秋海棠的悲情，其中都有一部分是石

挥自己。这并非倡导自我表现，而是强调演员必须以自

己全部的身心作为创作材料，通过深刻理解、想象与转

化，最终达到角色与自我的完美融合。

2.2以观众为中心

石挥的话剧艺术理念具有强烈的剧场意识与现实

主义风格，始终围绕着剧作与观众的关系展开。石挥强

调，要抓住观众的有效性追求，明确表演的终极目的是

对观众产生艺术刺激。然而，他强调这种刺激必须源自

剧情与人物，他主张强调观众的在场，意在通过表演激

发观众的思考，维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而非用滥情或噱

头迎合观众。

石挥认为，表演须有生活根据，他早年丰富坎坷的

经历成为他理解社会、洞悉人性的宝贵资源。他要求演

员的台词、动作等都必须有内在的、符合生活逻辑的心

理依据和外部参照。石挥以观众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不

仅是模仿生活的外表，更是揭示生活的内在逻辑与本质

真实。

2.3贯通中西

面对中国现代话剧表演体系初建、资源匮乏的现状，

石挥凭借其开阔的格局视野和强大的整合能力，探索中

国话剧的发展之路。在融汇民族传统方面，他自觉向京

剧等古典艺术汲取营养。他不仅与程砚秋、盖叫天、李

少春等大师深入交流，更撰写系列文章探讨如何“取法

京剧”，从眼神、身段、节奏、气息等具体技术层面，

到“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等美学原则[5]，思考其向

话剧表演创造性转化的更多可能。他将中国传统艺术视

为构建民族化演剧风格的根和魂。在借鉴西方方面，他

本着开放而审慎的态度，阅读、翻译并评论西方的戏剧

理论，试图在比较与对话中找到适合中国舞台的路径。

他的“由根起”方法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内心

根据”的强调有相通之处；他对角色外部形象精准设计

的重视，又可窥见哥格兰“表现派”理论的影响。但值

得赞扬的是石挥绝非生搬硬套，而是始终以解决中国话

剧表演的实际问题为宗旨，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转

化。

3石挥艺术理念的内在张力

石挥艺术观念的价值就在于他没有因一时的成就

而停滞在那里，而是在未完成状态中爆发了多重张力。

理性、直觉、传统、现代、艺术性与市场化，每一种艺

术观念都有自己的声音，但又与其他声音对话，彰显出

超凡的艺术张力。

3.1“未完成”体系

石挥艺术成就的内部始终存在着理性设计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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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传统与现代、艺术性与商业性等多股力量的博弈。

这种内在张力使其话剧艺术观念的体系建构呈现出未

完成的状态，从某种意义来讲，这恰是其艺术探索复杂

性的呈现。

石挥首先面临的是理性设计与生命直觉间的平衡

难题。石挥深受哥格兰表现派理论影响，强调理性意识

对感性身心的操控，他充分强调话剧表演中理性意识的

科学性，认为演员在演出前要进行精心的设计构思。这

赋予了话剧表演以准确度和仪式性，但戏剧表演的魅力

往往离不开即兴迸发的生命直觉。过度依赖理性设计，

可能使表演陷入程式化的境地。石挥追求演员演戏“每

场都有新鲜的感觉”[6]，正反映了理性操控与即兴发挥

之间的内在矛盾。

石挥将戏曲表演中规范化和模式化的表演规则用

于话剧表演，其关键在于传统程式化戏剧与现代语汇的

融合限度。石挥的高明在于能够将音乐、服装、道具和

动作化用其神，诸如汲取戏曲的眼神运用来聚焦心理，

借鉴身段韵律来强化节奏。但灵活化用的尺度与融合的

彻底性，始终是探索中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市场化的话剧环境中，石挥的个人艺术追求与商

业现实呈现持久博弈，为了剧团的生存，必须设计“噱

头”和强烈的剧场效果。尽管石挥坚持这些应源于人物

与剧情，但商业性无疑会影响剧作家对艺术的纯粹性追

求。这种在商业性与艺术性间寻找平衡的实践，使其体

系不可能是超验的美学构造，而是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

的实践方案。

这几重张力相互交织，使石挥的演剧体系始终处于

未完成时，其艺术观念的价值正在于这种直面过程、不

寻求简单终结的探索。

3.2话剧民族化的探索

石挥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始终扎根在中国民族艺

术传统与现实生活中。他从小接触京剧，熟悉各派的唱

腔身段，还擅长从底层民众的言行和传统曲艺中找灵感

[7]，这为他的话剧艺术探索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石挥把传统戏曲的精华和话剧的

现代特质融合到一起，指出民族化绝非简单回归传统形

式，而须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进行创造性转化。有生

命力的民族话剧艺术表演体系，其源头永远是当下生活，

传统须在此基点上被激活。

4结语

纵观石挥话剧艺术理念的生成史，这不仅是一位艺

术家的成长史，更映射了中国话剧在二十世纪中叶寻求

自身身份与美学独立的艰难历程。在北平和上海时期，

他将生活磨砺、传统滋养、西方启发与舞台实践熔于一

炉，锻造出“由根起”的表演方法论、以观众为中心、

以民族化为方向的话剧艺术理念体系。石挥的话剧艺术

理念与实践，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传统戏曲与现

代话剧的舞台，为中国表演艺术提供着深邃的智慧与不

竭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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